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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在上海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战期间，吴石对中共有了一些了解。他
亲自到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
时与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其间，他还认真研
读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认为，
这是一篇了不起的著作，既运用古代孙子的
兵法，又透彻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他建议白
崇禧下发给各战区队长阅读。当然，白崇禧不
会对此表态。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

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
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
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的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无
能败将，也让他深为不平。他受过系统的高等
军事教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
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
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
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
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
“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他面对中国
政局有些茫然。在周边人的参合下，他参加了
民社党。民社党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
!"#$年 %月 &#日，由张君劢创立。

关于吴石为中共进行工作的起始时间，
此前有过其他说法。吴仲禧认为，吴石“暗助
中共开始于 &"#"年春夏之间”。他回忆到，
&"#"年 $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他们见了最后
一面。吴石说：福州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
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
禧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
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
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
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
了什么。这段记录说明，&"'(年已秘密加入
中共的吴仲禧至迟到 &"#"年 $月已知吴石
是同道，不过此前并不属同一秘密情报系统
的“二吴”各在意会之中也未可知。
据史料档案，吴石是在上海真正走上革命

道路的。引导他走上光明之路的是
中共在国统区一大地下组织———
中共中央上海局。
在吴石的档案里，标明吴石

于 &"#(年开始为中共工作。在对
当事人何康的访问中，何康就这
个问题的回答更佐证这一事实：

&"#(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张执一等
负责人与吴石进行过特别会面，从此吴石开
始为我党工作的惊险经历。这一史实也告知
世人：吴石不是一时的冲动或投机，而是较早
觉醒自觉投身革命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在中共隐秘战线上，上海是中共地下党活
跃的重点地区。早在 )*世纪 +*年代，在周恩来
的缔造下，中共早期情报组织“特科”应运而生，
曾屡建奇功。但一度遭到几乎毁灭性的破坏，红
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始党在白区工作的重构。

!",$年 &&月 &"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
团邓颖超、李维汉等人离南京返回延安。在离
开南京前，中共上海办事处曾转达周恩来给上
海地下党刘晓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地区黑暗
严重的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坚持隐蔽的艰苦的
斗争，预计 -年的时间，胜利必将实现。后来形
势的发展比周恩来预言的时间来得还要快。
为此，上海地下党在刘晓领导下加紧工

作。&",(年是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奋起反击，
迫使国民党不得不采取重点进攻。同年 (

月———"月，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解
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年 &月 &$日，周恩来曾电告刘晓
等人，为了更有计划地领导蒋管区群众爱国
民主争生存的斗争，中央认为蒋管区党组织
有调整的必要，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
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的秘密组织系统，统一
管理。分局下设上海市委。上海分局以刘晓、
钱瑛、刘少文及另由刘晓从上海党委中推荐
一人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党的
工作。上海分局直属中央领导。当时刘晓除向
中央推荐刘长胜参加外，还曾推荐 .人为分
局委员。)月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迎接
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月 +"日，周恩
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
示中，明确指出：各地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
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统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
的一切工作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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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高价收购稿子

没等伍诗中来汇报，总编葛长江倒先来
找他了。按惯例，出访归来可以休息一两天倒
倒时差，可葛长江在机场听了赵云汇报后，第
二天一早就来报社上班了。他见了伍诗中就
说：“听说这几次评报会的场面有些失控？有
人有恃无恐，指点江山、大发宏论？”伍诗中心
里一沉，说：“您指的是钟雨清吧。”葛
长江说：“他一发言，旁人就担心会不
会把大刀砍到自己头上来。这种情况
影响报社安定团结，此风不可长啊。”
伍诗中说：“我们评报会一直开得死
气沉沉，自从有了钟雨清的发言，情
况才有了改观。一张报纸，应该有人
批评；一个编辑部，也应该有不同的
声音。您说呢？”葛长江说：“听说钟雨
清最近还写了一篇稿子，准备向‘天
峰’开火？”伍诗中拿出个文件夹，说：
“稿子清样在这里，还有钟雨清评报
会上的发言。您先看看。”
就在两位总编议论之时，钟雨清

在办公室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天
峰”俱乐部总裁高之龙打来的。这些
年靠着“天峰”，高之龙已经成了省市
名人。钟雨清听到“高之龙”三个字，
就不由得皱起了眉。他冷冷地说：“高
总，找我有事吗？”高之龙说：“没什么事，聊聊
天行吗？”钟雨清说：“高总位高权重，跟我有
什么可聊的。”高之龙说：“我知道你钟雨清不
愿吃我的请。那么，由你来请我喝杯咖啡行不
行？我现在就在你楼下。”
钟雨清想，高之龙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来

见他？是不是得到消息，知道我写了那篇稿
子？他沉思片刻，决定下楼去见他。下楼前，他
把一支录音笔放在了胸口。
钟雨清在大堂咖啡厅见到高之龙。高之

龙一改往常西装革履的派头，只穿了一件短
袖 0恤衫，很随便的样子。钟雨清要了两杯咖
啡，笑问：“今天怎么不见你那两个保镖呢？”
高之龙说：“这里很安全啊，你钟雨清总不见
得会害我吧？”钟雨清听出话外之音，推测对
方关于那篇稿子一定得到了某些信息，便问：
“高总怎么有空到这里来？”高之龙说：“听说
你写了一篇向‘天峰’开火的稿子？”钟雨清点
点头。高之龙说：“球员嫖娼的事，你哪里得到
的消息？”钟雨清说：“这个我不能说。”高之龙

点起一支烟，吸了两口，说：“直言相告，我想
收购你这篇稿子。收购过来后，就在我们《天
峰报》上发表，保证一字不删。这也能起到
警示作用，跟你在《江海日报》发表没什么
区别。”钟雨清说：“那可不一样。《江海日
报》发行量超过 %*万份，你那张小报印数
还不满 &***份吧？”高之龙说：“你不要管

它印多少份。我可是高价收购你的
稿子，)*万元，怎么样？你点头我们
就成交。”

高之龙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
本支票，刷刷写了几行字，撕下交给
钟雨清，说：“这是 )*万元现金支票。
你等会儿叫个快递，把你那篇稿子送
到我办公室。”
高之龙的口吻，透着生意人的

精明，透着男人的爽快劲儿，还透
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钟雨清接
过支票，细细看了看上面的文字，
吹了几口气，随即又甩得哗哗响，
说：“真是个好东西啊。”高之龙说：
“当然是好东西。一篇短稿 )* 万
元，这也可能创纪录了吧？可它是
你劳动所得，绝不烫手的。”钟雨清
笑笑，又把支票推到高之龙面前，
说：“高总，我钟雨清再糊涂，自己

有几斤几两还是能掂量出来的。我这篇小
文章值 )*万元？我自己也不信。这张支票，
你还是收起来吧。”
不等高之龙回过神来，钟雨清已经站起

身，在账台小姐面前拍下一张百元钞票，转身
走了。
不出伍诗中所料，总编葛长江不同意刊

出钟雨清那篇稿子。他在电话里对伍诗中说：
“这样的稿子发出去，不是捅了马蜂窝了吗？”
伍诗中建议说：“那我们发内参怎么样？一个
俱乐部对球星放任自流，领导层也有这样那
样的问题，无论公开发表或是发内参，应该都
很有价值。”葛长江说：“发内参也不行，起码
现在还不到时候。”
伍诗中咬着牙，显然对葛长江的决断十

分不满。
可是才过去两天，伍诗中又接到葛长江

一个电话，令他大为意外的是，葛长江这次来
了个 &%*度的大转弯，居然同意钟雨清那篇
“捅马蜂窝的稿子”刊登了！


